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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宇

沿丹锡高速一路北上，路过巴林

桥进入林西县境内，转而向西，西拉

沐沦河谷的风光扑面而来，南岸多为

平缓的塬、梁、峁，北岸则多陡峰俊

岭。目之所及，山峦逶迤，河水缠绕，

云影天光，辽阔旷远，河水东流向海，

车沿河谷逆流而上，一路行来，总给

人以溯源寻古之感。

赤峰是契丹的发源地，西拉沐沦

河是契丹民族的摇篮，旅游旺季，来

赤峰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高速公

路、旅游景点，随处可见京津冀晋鲁

豫牌照的汽车。的确，赤峰有着“微

缩的内蒙古”的说法，草原、山川、森

林、湖泊、沙漠、湿地、温泉、冰臼、石

林等一应俱全，旅游自然资源极为丰

富，境内有一处世界地质公园——克

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六处国家森林

公园和六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

之多，居全国地级市之首，被誉为“生

物与地质多样性的天然博物馆”。人

们千里迢迢来到赤峰，似乎只是为了

看自然景观，其实，如果多了解一点

赤峰的历史，就会给旅途增添无限诗

意。

“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

间红”，辽代《契丹风土歌》里这样描

绘契丹人生活地区春季的自然景

色。公元 1063 年四月，王安石出使

辽国也正值春天，这期间，王安石写

下的十三首诗中，除了描写辽国的自

然风光，还以极大的热情写了当地的

风土人情，《北客置酒》诗中写道：“紫

衣操鼎置客前，獾脯豕腊如炰煎。引

刀取肉割啖客，银盘擘肘槁与鲜。殷

勤勤助邀一饱，卷牲归馆觞更传。酒

酣众史稍欲起，小胡捽耳争留连。为

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

多么熟悉的场景，主人操鼎，就相当

于现在弄一口大锅，煮上山珍野味来

款待客人，还亲自引刀取肉，割下一

块块手把肉放到客人的盘子上，热热

情情地让你吃个饱，感觉喝好了起身

要走吗？不可以，盛情难却，那就再

喝点吧，也不多这一杯了。千百年

来，来时下马酒，走时上马酒，这里的

人们热情好客的风俗依旧，豪迈爽朗

的性格依然。

而另一位大文学家欧阳修出使

契丹祝贺辽道宗即位，是在秋季，他

先到中京（宁城），再到上京（林东

镇）。在《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

中，欧阳修写道：“朔野惊飙惨，边城

画角雄。过桥分一水，回首羡南鸿。

地理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儿童能走

马，妇女亦弯弓”，契丹人鞍马骑射、

行围打猎、凿冰取鱼、纵鹰捕禽，奇丽

雄壮自然环境，强悍勇武的契丹民

族，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过

桥分一水”指的是通过潢水（西拉沐

沦河）上的石桥，《辽史》记载，“潢水

石桥，旁有饶州”，古潢水石桥，即建

于辽饶州附近，是辽代潢水南北两岸

的交通枢纽。位于林西县新城子镇

樱桃沟村的古城址，既是唐松漠都督

府和辽饶州的治所，有史考证，唐贞

观二十二年 (648年) 十一月廿三，契

丹帅大贺窟哥率领所部归属唐，唐太

宗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管辖今赤

峰、通辽一带，即今西拉沐沦河流域

及其支流老哈河中下游，治在今西拉

沐沦河北岸林西县樱桃沟古城址。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松漠都

督府辖区为基础，统一契丹八部，建

立契丹国，分设九州，兴建五京，松漠

都督府治所得以修葺完善，改称饶

州。如果放在今天，樱桃沟村的古城

址至少是一个地级市所在地了，辽代

兴建的五京中，上京、中京两京位于

赤峰的巴林左旗和宁城。不过，从欧

阳修当时“回首羡南鸿”的心境来看，

他还是更留恋南方，1000年后，与游

客们唱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兴冲

冲来到赤峰旅行的心情形成了对比。

欧阳修返程时，已经是冬季，他

在《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中写

道：“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

明。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

行。”当时欧阳修身着紫貂裘，骑马从

上京城出来，看到潢水结冰，折射着

耀眼的日光，成功出使辽国的欧阳修

心情喜悦，他对同僚们说，我们该向

南出发回朝了。同样怀有喜悦心情

的，还有辽国的君臣们，契丹新君登

基，又迎来仰慕已久的大文豪欧阳

修，于是提高宴会规格，安排重臣和

学者陪同，据说，招待欧阳修的酒席

上，辽国有歌女献歌，唱的竟然是欧

阳修所作诗词。可以想像，一首“去

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的唱词，在辽国上京或

者中京宫殿的宴席上唱起，那该是怎

样一种情趣。

印象中，契丹民族是一个彪悍尚

武的民族，原来，在唐宋诗词的辉映

下，契丹民族也一个崇文尚学的民

族，不但学中原的官制和文化，宋朝

很多文化名人还是他们的“粉丝”，尤

其契丹贵族百官，极其热爱汉家诗

歌。宋使张芸叟出使辽国，竟发现辽

国馆驿的墙壁上，都刻着苏东坡的

诗，辽国“粉丝”们搜集编纂的苏东坡

诗集，更是火热畅销多年。苏辙虽然

创作了《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与今天

读者们的反映一样，他还是比不过哥

哥苏轼的名气。有一次，苏辙出使辽

国，刚到燕京，前来接迎的辽国官员

便问起其兄苏轼的新作《眉山集》，并

提议大苏还是应该出版全集才好，苏

辙只好以诗记之：“谁将家集过幽都，

逢见胡人问大苏”。

诚然，诗和远方，不全是美好的

记忆，宋朝官员的使辽诗有相当多的

诗句描写了旅途的艰辛。宋朝天文

学家、吏部尚书苏颂两次出使辽国都

是在冬季，他在《赠同事合使》诗中这

样描写：“山路尽陂陁，行人陟险多。

风头沙碛暗，日上雪霜和。草浅飞鹰

地，冰流饮马河。平生画图见，不料

再经过”，平生在画中见到的情景，身

临其境已经有两次，却仍然让他刻骨

铭心。而宋朝状元彭汝砺在《大小沙

陀》诗中写道：“大小沙陀深没膝，车

不留踪马无迹。曲折多途胡亦惑，自

上高冈认南北”，到处是没膝的大大

小小的沙丘，看不到车辙的痕迹，道

路曲折岔路又多，连胡人也得登上高

处辨认方向。诗人长途跋涉，风袭雪

侵，鞍马劳顿，去国怀乡，满目萧然，

字里行间尽显旅途之苦。

如果穿越千年，宋朝的诗人们再

次驰骋在西拉沐沦河两岸，牵扯出人

们诗情的，应该是一时千里的高铁、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横空出世的东台

子水库、冬季暖棚里的鲜果、迎风旋

转巨大的风电机……

诗人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散文

诗 意 饶 州

谷香吃罢午饭，骑着自行车就向谷地奔去，谷地离村子大概
有三里路吧，沟沿上的小路崎岖难行，艾蒿呀赖草呀灰灰菜呀都
探到了路上，车子轧上去都听得见咯吱咯吱地响。谷香今年四十
八岁，老头儿在外打工，儿子、儿媳妇儿都在县城上班，俩人平时
工作都非常繁忙，接送小孙子上下幼儿园的任务就落到了她身
上。谷香两头忙，家里还种着七亩四分地，七亩地种了黄谷，四分
地种了土豆。儿子、儿媳、老头儿开春就不想让她再种地了，一年
到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包出去省心了，可她却一百个不答应：

“包出去把地作践了，你们没看见村西头二牛子去年包的那几家
人的地，根本就没好好侍弄，跟草原似的，秋收后我打听了，产八
百斤谷子的地四百斤都没产出来，你们说这不是把地作践了么？”
家人却笑着说：“只要地租钱给够，撂荒了又干咱何事？”这话谷香
受不了：“听你们这话好像自己不是庄稼人似的，地比爹妈都亲，
没了爹妈能活，没有土地活得了吗？”家人们看她种地的态度坚
决，就不敢再反对了。

其实家人说的没错，一个女人在家种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事儿。一开春谷香就开始忙了起来，面积大的地雇播种机种，面
积小的地播种机开不进去就得雇马犁种，可是马犁的主人由于谷
香的耕地面积小，又分散，往往是很难请的，谷香就得跟人家说好
话儿，而且无论多忙，到了钟点谷香就得赶紧进城接孙子放学，这
会孙子在谷香心里又比土地重要多了。难怪村里人开玩笑说，咱
们国家除了总理忙，大概就是谷香了，可谷香却觉得很充实。她
的时间，按一般的村里人那样利用当然不行，就像现在，七月下旬
的晌午头，天气热的像个蒸包子的笼屉，村里人都小鸡抱窝似的，
在家里、树荫眯着，谷香却戴着大草帽，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向
谷地奔去。她去谷地是为了拔里边的杂草，其实杂草也不是很
多，东一棵西一棵稀稀拉拉的，有些懒的人家，就这样不打理了，
可谷香不干，必须要拔的，因为随着谷子即将成熟，杂草的籽粒被
风一晃就落地里了，明年就是一大片荒草。弯腰拔杂草的时候，
汗珠就顺着脖子淌了下来，衣服都湿了，但谷香今天必须把这块
地的杂草拔完。随后她走出谷地又来到土豆地，在土豆地拔杂草
的时候就把几颗鸡蛋大的土豆带了出来，谷香弯腰拾起，有些惊
喜也有些心疼：“小东西，我知道你还没长够，可今晚我的孙子可
解馋喽。”土豆就是这样好，大点小点都能吃。

到了该接孙子放学的时间了，她的时间都是计算好的，十分
钟到家，用五分钟的时间洗脸、换上衣服、锁上屋门、院门，然后蹬
十五分钟自行车到山口刘家营，然后把自行车寄放到老陈家，等
回来时骑，在站点等个十多分钟就能赶上最后这趟进县城的车。

走出地，她跨上自行车猛蹬，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下车一
按，车胎软软的，仔细一检查，车胎被蒺藜扎了。妈呀！别想了，
推着猛跑吧，连谷香自己都觉得好笑，一个中年妇女，在寂静的山
路上推着自行车疯颠颠地跑，多像电影《地雷战》里边那个汉奸！

心想着去别人家借一辆自行车，要不时间就来不及了，可一
进村，左邻右舍都关门闭户下地去干活了，于是谷香想了一招儿，
在车后架绑了个打气筒，一路上竟补了四回气！紧赶慢赶还是没
有赶上进城的末班车，等她来到站点，刚好看见客车开走！

她一下子就瘫坐在路上，我的宝贝孙子今晚谁管呢？
嘀！嘀！嘀！那汽车突然停了，接着开始往后倒车，车上有

人探出脖子朝她喊：“快点，快点，赶紧上车！”谷香上车就对司机
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儿。

班车拐过一道弯，谷香抬眼看见了自己刚干完活的黄谷地，
感觉满地的黄谷穗都在朝她招手，不知谁打开一扇车窗，车里立
刻溢满了黄谷香。

是的，秋天来了，谷香的黄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小小说

谷 香
■ 田福

一场萧瑟的秋风，吹落片片枯

黄的叶，打湿了青城霜华的秋梦。

我站在窗前凝望，小区里无比的寂

静，只有树木在清冷的风中摇曳，似

乎满怀寂寞和惆怅。落叶纷飞，红

枫染霜，飘落的树叶带着对母亲的

眷恋，来了又走了，去了寻梦的地

方。

疫情裹挟着萧瑟的秋风，再次

击打在青城的脸上。国庆黄金周，

让偌大的城市宁静了喧嚣，缺少了

以往的熙攘，暂停了往日的繁华。

在核酸检测点可以看到社区工作者

们和可亲可敬的大白忙碌的身影。

深秋的第一场雪，气温骤降到零度

线下，唯有她们在默默地坚守，竭尽

全力守护社区这片阵地，无怨无

悔。探查喉咙的棉签，已经第十次

落在每个个体身上。她们矗立在小

区楼栋前的时刻，大多数人还熟睡

在清晨的梦乡。她们是最可爱的

人，她们是秋日里最炫丽的色彩、是

清晨第一缕阳光、是寒风中盛开的

花朵，为家人送来缕缕清香。

静默宅家的日子，追寻着爱的

轨迹，我把思绪拉得更长。往年的

今日，我还在缤纷绚丽的五彩世界

徜徉。而今，我将最美好的愿望放

置于熟悉的山水，纵使放不下的如

昔，也无奈阔别，只有聆听千里之

外，那一次次按动相机快门的声

响。我听见，大青山的神石与岩臼

呢喃，细语亿万年的神韵和沧桑。

我听见，阿斯哈图石林声声鹿鸣，它

们也在结伴集群，抱团取暖，共同拥

抱属于它们那一缕冬日的阳光。我

看见，北方石林巍峨屹立在大兴安

岭的最高峰，是哪位神秘历史老人，

用神刀雕刻成无与伦比的雄伟造

型？风有骨，岩有相，山有魂，石有

灵，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我看见，达里湖的宁静致

远，贡格尔草原的辽阔苍茫，黄岗梁

林海碧波荡漾，浑善达克雪地中摇

曳的蒙古栎，斑驳陆离，白中透红，

红中泛黄。我看见，热水塘散发出

的氤氲气雾，袅袅绕绕，用千万年积

攒的能量，润开了一段段神奇历史，

化作大地母亲炙热的琼浆。你看，

贡格尔河那边，纵马驰骋的蒙古族

少女，手捧蓝色的哈达，向你飞奔而

来，那是用草原民族最真诚的礼节，

迎接远方的客人游子归乡。你听，

蒙古长调余音婉转，高亢悠长，如同

百灵鸟的空鸣，苍穹下，秋水天长。

一遍遍呼唤着，浪迹天涯的游子，寻

找着他的故乡。

琴声悠婉，歌声凄凉。草原的

风，诉说着过往的沧桑。草地、白

云、牛羊，姑娘，一切是那么美，那么

善良。我的心也放开了自己的梦

想，和迁徙的鸟儿一起飞翔。若可，

许一段时光，赴我一场放逐吧，期许

我偏爱的逐影追光。

也好，静下来的日子，我把心也

随之收回了，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

秋轻轻诉说。每一天都静下心来，

在时光里留下浅浅的心路。铺上一

张宣纸，临摹大楷小篆的横平竖直，

沏上一盏清茶，聆听唐诗宋词的淋

漓之韵，慢慢品味风雨历史，历数岁

月桑田，曾经的过往。即使秋风吹

来的清凉，也拂不去这份惬意的岁

月时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

为霜”。季节轮回，是天地的造化。

一季又一季的辗转，花落了，春还

来。人则不同，岁月在你脸上刻下

的皱纹，一年多了一道，人生就是一

程又一程的告别，漫长而短暂，走着

走着就到头了。人生沧桑，岁月无

情，走过的时光，不会再来。就像一

棵丰盈果满的树木，果实熟透了，即

使没人采摘，也会自然落下。诚然，

也不免会有蛀虫啄食的腐果，不落

也会将其打下。最值得惋惜的是那

些盛开的花朵，偶遇狂风骤雨，在冥

冥之中卷入历史长河，早早失去花

开四溢的生命价值。庆幸，世界上

还有护花爱花的使者，怀着一颗善

良的心，一双温暖的手，拾起早落的

花朵，放在篮子里，让它们尽显芬

芳，给人以心颤的感动。

岁月至美，在于他必然的流

逝。走在人生的路上，身边有无数

变化不定的风景，值得珍惜的就要

在心中留下刻骨的爱，静静珍藏，什

么时候想起来都很温暖。有些无

奈，就让它随风而去，只当是一场过

往的云烟。只有学会与过去轻轻的

告别，才能怀着美好的心愿，给未来

一份憧憬，深情演绎今生平凡的感

动。只要生命常在，每一天都是美

好的遇见，一定要懂得经营自己，在

这江山如画的祖国怀抱，心怀感恩，

伴着灵魂的芳香，活出生命的韵味，

如夏花之烂漫，似秋叶之静美。以

明媚的心境过好每一天，以努力的

姿态走好每一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愿我们

早日战胜疫情，愿我们沐浴着党的

阳光，一起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酒当歌，抚琴一室山皆响，梦

随心动，逐梦扬帆去远航。

散文

在这个思念绵长的季节
■钟勋章

每次看到绿皮火车，我就会想起妈

妈。妈妈曾为生计奔波，她的交通工具

就是绿皮火车。妈妈带上大包小裹乘

坐火车去外站做点小生意，每天早上八

点钟，伴随着绿皮火车的长鸣离开，晚

上七点返回。那时每早，妈妈就离开家

开启一天的工作，我的失落就会油然而

生，晚上火车长鸣的声音告诉我们妈妈

就要回来了，激动又兴奋，那是一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八十年代，绿皮火车的速度很慢，

没有网络，没有超员超载之说，带东西

也没有严格的限量。为了生计，火车上

小商小贩比乘客还多。妈妈为了让我

们能吃饱穿暖，不顾病痛的身体，向邻

居学习做小生意。妈妈的心愿很简单，

她只是想让她的七个孩子们能吃饱穿

暖，健康成长。感谢上天的眷顾，她的

孩子们都健康长大、学业有成、自食其

力。也感谢那绿皮火车，她给妈妈带来

出行的方便和生活的希望。因为经常

乘坐火车，妈妈认识了一些列车长、乘

务员和乘客，他们被妈妈自强不息、带

病供养子女的精神所打动，无数次的开

绿灯，比如减少运费和车票，有时还帮

妈妈下车卸货物，但也有个别人瞧不起

人、说话嘴损的，记得一位胖胖的中年

女列车长，她对妈妈的伤害极大，她嘴

损无德，曾因为妈妈没钱买车票而扣留

所有货物，就恶语伤人，甚至还过分打

骂了妈妈。记得那一天，妈妈没有准时

乘车回来，而是半夜三更才坐别的火车

回来，她回来情绪极坏，只是言语了几

句，但第二天早上又像往常一样去市场

进货，然后出行。过了好一段时间，她

才陆续给我们讲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听

完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心疼极

了。妈妈那天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那个

女车长真是坏透了，她不知道受什么刺

激，就是想折腾那些无助的小商贩。后

来一段时间，遇到她的车班儿，妈妈就

买车票，少带货物，可喜可贺的是没过

多久，她犯事就被免去了列车长的职

务，调整了工作岗位，但她留给妈妈身

心的伤害是永久的，虽然几十年过去

了，但那事一直象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

里，为妈妈疼痛。

我也忘不了跟随妈妈坐火车，一次

乘火车，我往车座下面塞东西，不小心

碰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我道歉

她没说话。只是上下打量我，露出了鄙

视的眼神，那眼神像一把利剑穿透我的

心房，顿时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也

就在那一瞬间，我立下好好学习改变命

运的志向。千余次的火车之旅，让我尝

尽了人间的冷暖，期间也遇到了无数的

好心人，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和鼓

励，也正因为这样，才让我们的妈妈能

够坚强的支撑下去，让我们能有机会完

成学业，最终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份

让无数人羡慕的工作，这是我的光荣，

更是妈妈的骄傲。

还有一次，妈妈下车回家，被弹起

的脚踏板给砸到了胳膊，那踏板可是铁

的啊。身边的人都吓坏了，以为妈妈的

胳膊断了，但坚强的妈妈不顾疼痛，坚

持回到家里，用酒精按摩红肿的胳膊，

第二天照样出门。妈妈说，有老天爷在

保护她，她没事。就这样没有去医院、

没有吃药，妈妈自强自救，让她一次又

一次脱离险境。最为让人感动而难忘

的是一位火车司机，看到因误车而奔跑

追赶的妈妈，竟然将火车临时停下，让

妈妈上了火车。那绿皮火车似乎在妈

妈面前有了神奇的魔力，它给我们带来

惊喜和许多美好而富足的记忆。

绿皮火车上曾售卖过一种纸袋包

装的大面包，一个是250克，纸袋上有一

个红色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

“列”字。那个面包分量十足，松软香

甜，十分诱人。妈妈偶尔会给我们买几

个，回来分食。那个“列”字面包，是我

们那个年代的人间美味，刻在了我的记

忆里，想想都会甜到心里。但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列”字面包也消失

了，那种香甜美好的味道随着时光的流

逝再也找不到了。

那时，只要我们放寒暑，就会跟着

妈妈出门，帮助她拿东西、扛东西。那

时候，上火车不买车票，查票时要逃票，

查票时我们就会藏到厕所，有时厕所里

会同时藏五六个人，现在想想是多么的

可笑，但那时候，为生活所迫，是没办法

的事情。等到下车时为了省五角钱运

费，我们要扛着东西走到几里外的市场

去，那时，稚嫩的肩膀常常伤痕累累。

因为见证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我们都

努力学习，在火车上、在市场里，我们都

没忘记拿上书本去用功苦读。绿皮火

车上人不多时，我们还可以坐下来写字

做题，真的很感谢那段艰苦的岁月，它

让我们能够顽强成长、锻炼出强大的内

心去面对一切困难。

我们开学了，妈妈又成了一个人。

她依旧每天乘坐那绿皮火车早出晚归，

周末休息我们会去送妈妈上火车，每次

都是大包小裹好多东西。每次上火车，

人多拥挤，不亚于一场战斗。等到把东

西都安顿好，才感觉出了一头一脸的汗

水。妈妈催我们下了火车，火车很快就

开动了。我们匆忙向妈妈挥手告别，也

不知道妈妈能否看到。但妈妈回来不

忙时，会给我们讲一些火车上的见闻和

感受。妈妈拖着病痛的身体，用她超强

的毅力、伟大的母爱，和父亲一起把我

们供养长大。大姐的儿子会说话时，听

到火车的声音，也会用稚嫩的声音骄傲

而兴奋地呼喊：“姥姥的火车回来了。”

妈妈的火车，伴随着我们长大；妈

妈的努力，影响着我们一生；妈妈的爱，

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

散文

妈妈的火车
■鲍敏杰

摄影 刘金祥


